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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洋人与官府的夹缝之间

— 近代史上的买办阶层
. 文 /高超群

脚. . 脚娜 .

1 9世纪后 半期到 0 2世纪初期
,

成千

上万的买办积 军了惊人的财富
,

兴办 了大

1 事业
。

他们的力童让朝廷瞩 目
,

李鸿章
、

左宗棠
、

张之洞等更是依之为股脓
,

真可

谓富坪王侯
、

交通公卿
。

他们的崛起不仅

改变了中国的经 济生态
,

也带来了一场商

业革命
,

现代文明通过他们的身体和灵魂

如同海浪一般地渗入 了帝国的陆地
。

而他

们 自己却无法改变自己卑微的命运
,

更没

有能借现代文明的大势把 自己送上权力的

瀚峰
,

改造这个古老的帝国
。

江台 片战争以前
,

中国的时外贫易是由广州的
一

, 一 , 十三行垄断经营的
。

到中国来做生意的外

商非但 不能直接进入 中国市场
,

甚至连雇佣中

国人都很困难
。

由于难以忍受潜在中国市场的

诱惑
,

胃险商人们策动两个帝国打 了一场小小

的战争
。

战争打开 了中国的大门
,

《南京条约》规定

五 口通商
。

此后
,

洋人可以在通商 口岸 自由雇

佣中国商人
,

为其收购中国的产品
,

推锁洋货
,

这 些商人就是所谓的买办
。

间就有买办存在
,

他们的职能
、

地位虽然和后

来的买办有
, :

民大差异
,

但两者之间却有很深的

渊源
,

后来的买办在精神上和血缘上都是十三

行买办的后 裔
。

公行里 的首领是半官半商的官

商
,

之下是通亨
、

通亨的业 务主要是向外商宣

示政府法令
、

为外商 书写票帖
、

通关报税
、

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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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船躺出入许可证乃至装货
、

如货
、

检脸货物
、

招雇舶船及极运工人等等
。

买 幢
,

房产面 积 16 余万平方米
,

土地面

办的地位在通事以下
,

不过是为外商服役的仆投头 目
。

在 当时
,

他们的地位要 积约 150 亩
,

苏州名 园脚子林也份经

比通常中国人的仆役还低践
,

因为他们的主人是
“

夷
” ,

而通事的地位则更接近 是他的个人产业
。

据估计
,

从 ! 8 40 年

于为清政府工作的官员
。

到 ! 8 9 4 年间中国买办仅鸡片贫易的

买办大多出自广东香 山县
,

比如徐润
、

郑观应
、

唐廷枢等
。

据统计
,

在 19 收 入就高达 9 7。。万 两银子
。

世纪 40 至 50 年代
,

中西贫易摘 买 办们 有了钱
,

客
、

通事
、

买 办中的广东人甚至

—
但没有权 力

,

既不能

达到 了2 / 3的惊人比例
。

因为接 掌握 自己的命运
,

也

近澳门和香港
,

到 ! 8 4 。年鸡片 无法改变别人的命运
。

战争的时候
,

香山与澳门之间已 买办 的卑徽地位并没

经有了长达 300 年的文化 交流
,

很多香 山的家族已经 与洋人有了好几代的接触
。

有因基富而有所改善
,

他们依然在中

一些香山人因为祖上贫戏
,

受惠于洋人的教会
,

如容阂的父亲
,

或者受雇于洋 国的主流社会里 没有地位
,

这成为买

人的公司
,

如唐廷枢的父亲
,

在这些香 山人眼中
,

早就时洋人失去了恐惧感和 办们心中最大的遗憾
。

这也就是买办

神秘感
,

与洋人合作做事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了
。

这在当时的中国足一个 们发达以后 个个都热衷于捐个功名 的

绝对的特例
。

原 因
。

鸡片战争没有打断洋人和香山人的情谊
,

只是双方的主客关系发生了根本 买办们从对外商的依附中得到了

的变化
,

但是买办的卑戏地位却没有改变
。

即便到 了 19 世纪 80
、

90 年代
,

做买 大笔时富
,

但他们在 自己的国家里仍

办是发时致富的终南捷径已经 为人所共知
,

但从事买办的大多还只是以下三类 然被边球化
,

甚至被人鱼肉
,

如郑观

人
:

一
、

自己本来就是商人
;
二

、

因为家境贫寒没有出路而投舟于洋教之中的
,

应所见
: “

中国不乏聪明材智之士
,

惜

受过教会学校的一些 简单教育
;
三

、

也有的是从做洋行的仆役跟班开始
,

逐步 士 大夫积 习太深
,

不肯讲习技艺
,

深

被提升起来
。

吴悉鼎是汇丰银行赶马车的
,

吴健律早年在广州卖鸡为业
,

贝润 求格致
,

总以工商为谋利之事
,

初不

生是瑞康颜杆号的学徒
,

孔祥熙小时候得病无钱医治
,

被教会医院收留治愈
,

从 屑 与之为伍
。

于足但有困商之虑政
,

此入教
。

这些版夫走卒后 来都成为名动一时的大买办
。

并无护商之良法
。 ”

于是买 办们 只能

买 办虽然收入很高
,

但稍微有些地位或者受过正经教育的人都不愿意做
,

更加彻底地依附于洋商
,

因 为离开洋

其中的原因何在? 做过 4年买办的容阂一语道破天机
,

他说
“

买办之体虽优
,

然 商的支持
,

他们的风光立刻就会烟消

操业近卑邵
” , “

以买办之身份
,

不过洋行中奴未之首领也
” 。

1 85。年代
,

伯德孚 云散
。

187 1年上海一度谣传怡和不久

洋行请到 了
“

弃儒从商
”

的秀才丁建昌做他们的买办
,

简直把他当作活宝贝
,

只 闭歇
,

唐廷枢买 办职位难保的消
.

息
,

要求他
“

每天在行中呆一个钟头就可以
” ,

当然
,

他们看中的是作为秀才的丁建 因之他所开设的三家钱庄在债主的压

昌潜在的社会地位和活动能力
。

! 8 60 年代
,

琼记洋行看中了一个叫唐能的商人 力下终于遭到清算的结局
。

做他们的买 办
,

因为唐能有本事
“

和北方人交朋友
” ,

其他的买办都是
“

不能霉 因此
,

除了谙媚洋商买办也没有

脸的小 角色
” 。

像沈宝祯 的孙子
,

北京大学的讲师沈昆三在 192 2年担任英美烟公 什么别的出路 了
,

这种谙姗的姿态与

司的买 办
,

红极一时
。

从外商时这些有头脸的买 办的谙媚 中
,

就可以知道这些 他们的经济能贡和时富规模并没有多

稍有舟份的人肯做买办是多么罕见的事情
。

大关联
。

唐廷枢 1 8 6 8年给怡和洋行老

出身卑微并不代表能力低下
,

如同不识字的杨秀清能井井有条地管理半壁 板的信 中写到
: “

我总足 力图做一些

江山一样
,

这些
“

不能落脸的小角色
”

潇卜决就让
“

拥厚资
,

居奇货
,

志高气牵
”

事
,

希望能够荣幸地时您的洋行做出

的外商感到竟争的压迫
。

江海关税务司 1 664 年报告说
, “

难 以应付的时手已在中 一点贡献
,

但是一直没有成功
。

我迫

国人中出现
,

他们将进 口洋货从上海运至汉 口
,

由于他们无须维持昂贵的机构
,

切地希望将来有办法做到这一点
。

您

在那里他们就能以比外商低的价格出售
。 ”

在很短的时间里
,

买办凭借洋人的特 完全可 以信抽
,

只要我有为您服务的

权和 自己过人的精明
,

在骤然打开的国际贫易市场上基发起来了
。

汇丰银行的 荣幸
,

我会尽最大的努力照看你的生

买办王槐山在不到 6年的时间里赚了近百万两银子
,

除投资于外商股票及在上海 意
。

我可 以说
,

自从我给您当差以来
,

诬立钱庄
、

当偏外
,

在原籍购买数干亩土地
。

贝润生在上海拥有各类房崖达 1 0。。 也许做 了一些错亨
,

但是
,

我从来没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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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丝一奄的贪污盛窃行为
,

像大多

数中国佣人一样
。 ”

就在唐廷枢写这

封信的时候
,

他 已经是公正
、

北清和

华海三家外资公司的股东
,

而且是公

司黄事
、

华股领袖和发言人
。

不过
,

时于像买 办这种金 自己的

双手而非先人的荫底得来时畜和地位

的人来说
,

请招别人无提是一种痛苦

的经历
。

这一点
,

连洋人也明确地意

识到了
, “

华商渴望 自有轮船
,

这已是

公开的秘密
。

某些挂外国旗的江海轮

船
,

几乎全系华商所有
。 ”

作为一个有

爱国志向的买办郑观应记录 T这种不

得已的心情
, “

遇商务讼案
,

华欠洋

商
,

则硕事任愈要索不止
,

家及舟家
。

洋欠华商
,

则领事每多偏视
。

于是华

商或附洋行股份
,

坐沾余利
,

或雇无

摘以为护符
. ”

所以在近代中国
,

买 办

最早强烈主张与洋人商战
,

这也就没

有什么好奇怪的了
,

买办 大多没有什

么论芳
,

只有
“

硕学买 办
”

郑观应留

下了大全的井作
,

他的代表作 (盛世

危言 》
,

就可 以棍括为一邵研究与洋

人商战的兵法若作
。

他清砚地意识到
: “

彼

—之谋我
,

噬骨血匪噬

皮毛
,

攻资时不攻兵

阵
,

方且以将里为阴

谋
,

借和约为兵刃
。

追至精华梢揭
,

已

成枯腊
,

则举之如发蒙耳
。 ”

买办王铭槐为了兜售军火
,

和 山东巡抚孙宝琦拜 了把子
,

又认孙宝琦的父亲户

部侍郊孙话经为干爹
。

此外
,

他还同度支部侍郎程瑞团
、

盛京将军街门营务处

总办张场塞
、

奉系军阀张作霖
、

杨宇建关系密切
,

通过这些关系
,

他推悄 了大

批军火
,

可以想象这些关 系都雷要金钱来维持和润滑
。

不光在商业领城如此
,

即便是投资于新式企业
,

买办也难逃时官员的依抽
。

这是因为中国早期工业化中
,

大型的新式企业如枪船
、

采矿
、

电报
、

组织千
,

如

果没有地方大吏的保护和扶持走建立不起来的
。

没有一个官方的保护人将难以

筹措到大额的股金 (得不到商人的信任 )
,

在传统的社会中
,

也得不到能与外国

资本和旧式企业竟争的特权
,

探进不 了来 自官方的勒索
,

以及言官的刘弹和顽

固派的反对
。

托成于官僚
,

自然也就

难 免来 自官场的肠扰和腐性
,

由于

各甘抚都把这些 企业作为自己的私

人势力范围
,

所以新式企业成为嘴

抚安播亲信的肥缺
。

这也就足为什

么中国的企业总是带有严重的街门

气
.

息
。

企业中贿路公行
,

任人唯亲
,

冗 员泛滥
,

毫无进取精神
。

正所谓
“

全归商办
,

则土棍或至 阻挠 ; 兼依

官威
,

则吏役又多雷索
。 ”

一
.

— 一一~ ~ . ,

天乃两 入
,

扭现买的生意场上
,

都希望和结交达官贵人
,

他们在腐烂

的政治环境中左右逢涯
,

翻云及雨
。

由于
“

钱能通神
”

的格言垂试不臾
,

他

们无所忌惮地收买官 负
,

攫取时害
。

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
,

时畜没有法律

保证 (甚至连道德保证都没有 )
,

因此

他们大多有依附于某一个官燎
,

依附

于腐败政治的倾向
。

德商礼和洋行的

买 办们虽然大多会依附于某一个官徐
,

以及官徐政治
,

但是他们只不过是

利用这些官僚作为获取材富的工具
,

规避政府时商人的巨大伤 害能力
。

他们并

不认可
,

也不敬重官徐
。

他们邵视朝廷的贪婪和无能
,

痛恨政府的税收
、

海关

政策歧视他们
,

他们也因为朝廷没有提供足够的时富保护和经济枚序而抱怨
。

随看经 济力 t 的增 强
,

朝开之间

—
的分吱越来越大

,

于是中国的工业化
,

一方面
,

经济中有活力的部分在武狂增

长
,

而这一部分力黄游离于政府之外
,

对玫府怀抱看深深的故愈
,

只要一有机

会他们就会投牙于反抗政府的事业
。

从戊戌 变法到孙中山革命
,

背后都有许多

大商人的燕力支持
。

辛亥革命的时候
,

买办有很大势力的上海总商会还组织军

队协助革命军攻打江南制追总局
。

而另一方面
,

政府的时政也 日益困难
,

他们

越来越依金于外债和新式企业
,

就连曹国藩东征的军资也要依金于买 办在上海

的金融势力
,

份大帅写信给买办官僚吴煦说
“

东征伪雷
” , “

非得羊处赶 紧接济
,

断难启动行前进
” ,

就足这个吴煦
,

为洋务派官僚
“

以一隅之地
,

每年等怕至二

三百万
” 。

李鸿章为了维持北洋的事业
,

也和许多买 办保持着良好的关 系
。

事实

上到 了晚清
,

清廷的时政史多是建立在新式商人奔上
,

他的生命掌握在一群时

刻准备背叛他的人手中
。

买办的能蚤巨大
,

在政治上却璐然无声
。

他们如同弃 儿一般疚狂地成长
,

却

没有受到恰 当的扶养
、

教育
,

虽然一时强壮
,

但没有健全的心智
;
他们如 同没

有祖国的扰太人
,

到处遭遇白眼
、

嫉妒
,

只有依金
“

奸猎
”

的本性与敌意的世

界周旋
。

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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